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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刚开春，南墙根的积冰还未完全融
化，树上的枝条依旧冷硬，村子还是满目萧
疏。

这天，爹一早起来，圈上猪，拴上狗，就
拾掇院子。铲干净猪狗鸡屎，规整好柴草，
担来井水，一瓢挨一瓢泼了，用扫帚仔细打
扫。娘呢，把缸底的一点白面清扫出来，早
早就张罗着做晌午饭。以为是有亲戚来，却
不是，来的是两个公家人。一个稍胖，宽脑
门，背个黄挎包；另一个瘦高，戴副眼镜。
娘正往柴灶里添火烧水，忽然想起一件

事，拽住我小声吩咐：快跟你庚子伯要点茶
叶，就说咱家来了工作组。我这才晓得工作
组来俺家吃派饭。

庚子伯早年在安徽当过兵，回来添了个
毛病，爱喝茶，当地的战友每年都给他邮寄
包茶，他当宝贝每次沏茶只捏一小撮儿，省
细着能喝一年。谁家来了尊贵的客人，去他
家讨，他盘问清来的是啥人，一般不舍得
给。即便给，也只捏一小撮儿，还郑重其事
地撕片纸包好。起初，我以为是啥宝贝，瞅
了瞅就是树叶子，抢一根嚼嚼，又苦又涩，
忒难吃，纳闷咋有人爱喝这玩意儿。

进了庚子伯家，刚要喊，瞅见他靠着墙
根晒他的老寒腿，脑袋耷拉到胸口，迷糊着
了。我瞄见过他那个放茶叶的铁盒子放哪
儿，怕他啰嗦，溜进屋里从迎门桌里翻出

来，打开一看只剩个底，干脆兜底倒了，抓
起就跑。脚步声把庚子伯弄醒了，他冲我
喊：“小兔崽子，跑啥？干啥坏事了？”
我跑着丢给他一句：“拿你点茶叶，俺家

来工作组啦！”
他一听，嚯地站起来，冲我喊：“不行，回

来！回来！”
我哪儿肯停，一溜烟跑回了家。
我把茶叶倒扣到娘手里。娘乐了，哟嗬，

面子不小，给这么多呀。
娘找来个大号搪瓷缸子，放上茶叶，从

做饭的大铁锅里舀出刚烧开的水冲上，分到
两个空碗里，捧给那俩人。茶水黄澄澄的，
看着比白开水讲究。娘瞅着人家问：“好喝
吧？好喝吧？”

眼镜皱了下眉头，刚要说话，被宽脑门
截住。宽脑门吧嗒吧嗒嘴，笑着说：“好喝，
好喝。”
庚子伯撇着一双老寒腿一歪一斜撵了

来，我以为是找我算账，慌忙藏了。偷眼一
瞧，庚子伯手里提着个竹篾子暖壶，我有点
看不懂。
庚子伯进屋掀开搪瓷缸子，瞅了眼桌上

的两个空碗，连说：“糟了，糟了。”他伸着脖
子问那俩人，“这茶能喝？”眼镜低头不语。
宽脑门笑，“能喝，能喝。”庚子伯冒了句粗
话：“能喝个屁！”

他端起搪瓷缸子，连茶叶带水泼到院
里，从水缸里舀了凉水涮了又涮，回屋从上
衣兜里摸出个纸包，打开倒进缸子里，拎起
带来的暖壶冲上水，盖上盖。茶缸子口沿冒
着丝丝热气，庚子伯鼻子凑过去闻了闻，好
像娘蒸馒头时闻闻熟没熟，才打开缸子盖，
稳住手缓缓倒进碗里。庚子伯把茶碗递给客
人，说：“喝喝这个，看是不是一个味？”

宽脑门捧起碗先用鼻子嗅嗅，接着抿了
一小口，朝庚子伯竖起大拇指，“好茶，好
茶！大别山茶？”
庚子伯一愣，两眼放光，捉住宽脑门的

手摇，“哟嗬，遇上懂家子啦！”
我凑到跟前，看了看茶缸子里的茶

叶，跟我拿的分明一样，也是树叶子。碗
里的茶水颜色除了比先前的稍微发绿，也
没有啥好看的。正想问庚子伯怕是故意唬
人吧？没料到自投罗网，被他一把揪住耳
朵，“小兔崽子，喊你站住，跑得比兔子
还快。那个铁盒子剩的茶叶发霉了，能给
人家工作组喝？”

宽脑门笑着分开他的手，拉他坐下喝
茶。“小孩子哪儿懂这个，有茶喝就难得了，
没想到还能喝到正宗的六安茶，估计村里也
就你趁这茶。”一句话捅到庚子伯的痒处，
他就又吹起早年当兵的事。

饭熟了，娘端上桌，劝庚子伯留下陪客。

庚子伯瞅了眼端上的饭菜，出溜下炕，说：
“俺家也熟了，回去吃，不然剩了饭，下顿没
人愿意吃。”那时粮少，家家不够吃，吃饭是
大事，没谁会随便在别人家吃的。

这顿饭，除了饭菜，娘还破天荒地做了
两碗鸡蛋汤。鸡蛋是我从鸡下蛋的窝里掏
的。屋门东侧墙上有个砖洞，里边铺着碾过
的麦草，是鸡下蛋固定的窝。这些鸡蛋是家
里的宝贝，用来换油盐，还有我的作业本。
我没事常喜欢去掏，这次不仅掏出了两枚鸡
蛋，还掏出了几张小纸票票。我知道那是钱
和粮票，可以买吃的用的。这种小纸票票只
有公家人才有，显然是来的工作组放的，只
是谁也没瞅见啥时放的。娘接过那些小纸票
票，仔细瞅了会儿，趁着进屋收拾碗筷，悄
悄塞进宽脑门丢在炕上的黄挎包里。

好多天过去了，村里有个人进城，给我
家捎来个牛皮纸包，说是前些天来村里的工
作组给的。拆开一看，是两包茶叶，分别写
着爹和庚子伯的名字。随着纸包掉出来的还
有几张小纸票票，不多不少，还是那天娘塞
到宽脑门黄挎包里的那些。

娘瞅着爹说：“你看看，这叫啥事？还叫
人家搭上两包茶叶。”

爹说：“工作组都这样，不沾老百姓的
光。”
娘把两包茶叶交给我，说：“咱家没人

喝，你庚子伯稀罕这个，都给他吧。”
庚子伯打开茶叶包一看，眼睛就直了，

“哟嗬，六安瓜片，这可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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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说说

早饭后的闲暇时光，喜娘的目光本来是停留在不远处那条
大路上的，大路上有行人，还有汽车，喜娘在瞅那些行人和汽车。
突然一阵喜鹊的叫声吸引了喜娘的注意力，那声音是雏喜鹊发
出的，很嫩。喜娘的目光风一样划过来，停在院坝东边那棵苦楝
树上的喜鹊窝上。

喜鹊窝不高，在苦楝树的第二个分叉上。一只大喜鹊衔来吃
食，四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兴奋地探出来，嘴大张着，发出“呀呀”
的声音。喂了其中一只，大喜鹊飞走了，一会儿，另一只大喜鹊又
衔来吃食，喂了另外一只。
去年三只，今年比去年多一只。喜娘记得很清楚。
喜娘已记不清那棵苦楝树上是哪年开始有喜鹊窝的，只记

得老头子还在时就有。老头子已走八年了。在喜娘的记忆里，喜
鹊年年都来生儿育女，先是衔来一些草叶草棍把旧窝“装修”一
下，然后就开始生儿育女的苦旅。

老头子在世时把烟锅在椅子腿上磕得“啪啪”响，说：“老婆子
您信不？以后我们家会喜事不断。”喜娘说：“我信。”老头子笑了
说：“您咋信？”喜娘也笑了说：“喜鹊年年守在院子里，能没喜事？”

民间有一种说法：“喜鹊叫，好事到。”喜娘深信不疑。
喜娘和老头子养育了三个儿女，两个儿子，最小的是女儿。

也真是巧了，三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喜”字：喜林、喜阳、喜
春。喜鹊来苦楝树上安家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喜娘觉得这是命运
冥冥之中的安排。

喜娘和老头子的全部希望，都在三个孩子身上。
也真应了老头子当年那句话，也应了民间那句“喜鹊叫，好

事到”的说法，后来家里真是喜事不断。喜林、喜阳、喜春都先后
考上了大学，几年后在城里安家立业。三年前，大孙子也考上了
大学，去年，大孙女又考上了大学。小孙子读高二，成绩很好，看
来考大学没啥问题。

喜娘认为，这些都跟喜鹊窝有关。
在村里，数喜娘家的牌子最多：文明之家、书香之家、和睦之

家……门楣上挂着、门框边的墙上钉着，有七八个。开始，喜娘心
里感到挺光荣的，人活脸树活皮，那些牌子就是喜娘的脸。可后
来那些牌子就莫名其妙成了喜娘心里的负担，让她感到一种隐
隐的沉重。今年春天，村里干部又来喜娘家钉牌子，喜娘一看，是

“幸福之家”。喜娘看一眼墙上说：“这么多牌子了，别钉了。”
村干部也看一眼墙上，说：“再多也要钉。”
喜娘说：“这牌子我家不符合。”
村干部说：“喜娘！您老人家就别谦虚啦。”又说：“您家不符

合哪家符合？”
“幸福之家”的牌子又钉在门框边的墙上了。
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喜娘不小心突然摔了一跤，伤了左

臂，住进了医院。她没给儿女们打电话，他们都忙。一个人躺在病
床上，喜娘心里老想苦楝树上那个喜鹊窝。“不晓得喜鹊来没有？
该来了。”喜娘想。

往年，每到春天，喜娘都要掐着日子盼喜鹊来。她生怕某一
年喜鹊去了别的地方，不来了。令喜娘感到高兴的是，喜鹊每年
都来，时间误差不过半个月。
伤好出院后，喜娘回到家里，发现真的来了两只喜鹊。那是

去年孵化的小喜鹊中的两只，现在长大了。喜娘没发现喜鹊往窝
里衔草叶草棍，看来喜鹊窝早已“装修”好了。一只喜鹊趴在窝
里，另一只一次次往窝里衔吃食。

喜娘知道，喜鹊已经开始了生儿育女的苦旅。
过了一段时间，雏喜鹊就孵化出来了。喜娘数了好几次，五

只。喜娘记得，这是最多的一窝。喜娘每天看两只大喜鹊来来回
回衔吃食喂养雏喜鹊，也看着五只毛茸茸的雏喜鹊一天天长大。
后来，雏喜鹊变成了小喜鹊，会飞了。
喜鹊窝又空了。
秋天的时候，喜娘突然有些讨厌起苦楝树上那个喜鹊窝，想

拿竹竿把它戳下来。因为她从别处听来这样一句话：“喜鹊守门
楣，儿孙远走不思回。”开始她不相信，说：“‘喜鹊叫，好事到’，好
呀。”人家说：“喜鹊叫是报喜，就一阵。年年守在院子里，就过了。
过则损、满则溢。”想想自己的情况，喜娘就信了。

然而，当喜娘拿着一根竹竿要戳喜鹊窝的时候又突然犹豫
了：“戳了喜鹊窝，他们真就会
多回来几次了吗？”
想着，喜娘心里涌起一阵

难以言说的酸楚……

冬天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在我还没
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一夜寒风，气温骤
降，冬天，就这样与我们近了。
翌日醒来，寒风还未停，仍旧如海

浪惊拍礁石般地咆哮着，嘶鸣着，怒号
着。那风，粗犷而不羁，率性而张扬，一
会儿不停地敲打着窗玻璃，一会儿使
劲儿地摇晃着树枝，有时，它又如同孩
子般撒气似的从窗框灌了你一脸冷
风。没尽兴，绝不罢休。
出行的人们，早已穿上了厚厚的冬

装，毛绒帽子，口罩，围脖……一身上
下，全副武装。即便，把自己裹成一个
笨重的“大粽子”，也害怕寒冷的侵袭。
人们话语很少，除了遇到熟人热情招
呼几句外，就只有匆忙的脚步声，哒哒
作响，人们似乎在用这样的方式，逃离
着狂风与寒冷。

前几日，晴日暖阳，惠风和畅，还
一度觉得自己离冬天尚远。可冷不丁
儿地，天空就阴沉下来。起初，下了点
小雨，雨不大，扑簌簌的，有些清冷。微
雨，凉风，俨然深秋模样。

可是，雨后，风，却渐渐嚣张起来。
它像是一个甩都甩不掉的烦人精，一
路从住所跟随到你的工作地，直到你
火急火燎地奔进另一座大楼，这风，才
似乎消停了些。可你刚没喘口气，窗外
又传来它不知疲倦地咆蚀大地发出的
呜呜啦啦的声音。

这冬风，有些不近人情。洪水般的
发狂，猛兽似的喧嚣，走在街上，只觉
得源源不断地倒着冷气。倘若，不注意
保暖，那么，迎接你的，肯定是连续几
日的感冒。
我还记得多年前到北方念书，那个

冬天也是这样的寒风凛冽。年轻瘦小
的我们，在陌生的地方，忍着风雨催
逼，只为了能好好念书。第一场雪来
临，我感冒了，那晚，也是这样的寒风
呼啸。
电话里，母亲责备我：“你就是太

执拗，非要报那么远的学校，现在受罪
了吧！”她既担心，又无能为力，但还是
不忘叮嘱几句：“北方天寒，多注意保
暖。”那瞬间，似乎再大的狂风骤雪，也

都如尘埃般微渺。于是，我咬着牙，度
过了一个个寒冬，直至毕业。

回想起来，那几年虽然吃了不少苦
头，可成绩却一直稳占前茅，还遇到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幸运！

也许，冬天教会我们的，就是要受
得苦寒，忍得冷冻，这样才能离暖阳更
近。
的确，冬天的太阳是很和煦的。它

静默，温柔，如母亲的手，带着明朗、亲
切的温度。冬天的阳光，给人一份可以
预见的希望。是呀，那时的冬天，能让
我坚持的勇气，大抵就只有踏实学习
的安稳还有家人的守候。

雪莱的《西风颂》里有：“冬天到
了，春天还会远
吗？”是呀，寒冬
不过短短三月，
来年，春阳照大
地 ，草木泛新
芽，一切又是欣
欣向荣。

我认识黄锦璧先生那还得从1972年说起。那时，他还是在毛
坦厂中学读书的学生。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发型，头发
留得很长，沿鬓发上缘一圈，前额的“刘海”呈斜形三角，剪的齐
刷刷的，几乎长到眉弓，俗称叫“一把抓”又称“一边倒”。在那个
年代是年轻人很时髦的发型。他打乒乓球时都会习惯性地甩一
下他前额的“刘海”，那“一把抓”头发都会随之跳动，或许对方受
到了他的头发跳跃的干扰，总是很难接住他的球。他先后参加
1989年六安市职工运动会，并连续三年获得了乒乓球男子单打
冠军。

1975年，我下放到毛坦厂公社当知青。恰巧，与黄锦璧先生
同在一个大队。那时农村的生活艰苦，文化生活也极度匮乏，为
丰富社员的文化生活，我们大队成立了知青宣传队，由黄锦璧具
体负责，他根据庐剧曲调编写的小合唱，每次我们到各生产队演
出都能受到社员的喜欢。

黄锦璧五岁登台，在合肥市江淮大戏院表演二胡独奏。1975
年，他随安徽曲艺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担任四
胡和二胡手。

他每天坚持练琴三个小时以上，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用他的话说，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同行知道，三天
不练琴观众知道。他被誉为琴痴，琴不离手，他还到中国音乐学
院进修。
原安徽省艺术学院二胡教授童文忠老师(已故)很器重黄锦

璧，认为黄锦璧的二胡演奏音色纯正，很有演奏天赋，亲自给他
授课并将其推荐给著名二胡大师闵惠芬，并拜其为师，闵惠芬认
真听了黄锦璧演奏的一段二胡曲，频频点头赞许。黄锦璧满怀深
情地对闵惠芬大师说：“我从小是循着您的琴声长大的。”闵惠芬
大师便欣然收下了这个弟子。

1996年，他调动到六安市黄梅剧团任团长，他参与组织、编
排和复排了多部现代和传统黄梅剧目。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带领
复排的黄梅剧《天仙配》剧目来毛坦厂小剧场演出，周边的老百
姓闻讯后争相观看“七仙女下凡，”那可是一票难求呀，引起轰
动。
他从40多岁到70岁，先后四次举办个人胡琴独奏音乐会。

举办次数之多，年龄跨度之大，他仍能将胡琴演奏出优美音色和
技巧，这在安徽音乐演奏史实属罕见。他被列入六安十大文化名
人录。根据黄锦璧在胡琴的艺术造诣和突出成就，被吸收为中国
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二胡学会会员，并担任安徽省胡琴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六安市民族弓弦乐协会会长。为弘扬祖国传统民
乐，将其发扬光大，退休后，黄锦璧先生还投身胡琴教学，培养学
生。安徽民族管弦乐学会和电视台给他颁发了国乐优秀传承人
证书。

2021年，我观看黄锦璧先生与师生同台胡琴音乐会，为他和
学生的精彩演出而
倾倒叫绝，鼓掌喝
彩，同时我也情不
自禁地流下两行热
泪，深为黄锦璧对
胡琴艺术的热爱、
不懈努力与执着的
敬业精神所折服。

诗
与
画

秋收的序曲，是从铁匠铺
开始的。
到了收割季，家家都要打

制两把新镰刀；铁匠铺里炉火
旺盛，叮叮当当，打铁不歇。新
镰刀买回来，父亲骑在长凳上
沙拉沙拉地磨，磨一会儿，用手
指试试刀锋，再磨，再试。

雨后初晴，适合做稻场。铺
上草屑，用石磙将场面轧平，若
久旱不雨，就要洒水轧场。石磙
不能用牛拉，牛身太重，会在软
地上踏出高低不平的牛蹄印。
需要父母两人拖着石磙在稻场
上一圈圈地走，直到把满地胶
泥轧得平平整整。

开镰后，父母亲右手提镰
刀，左手抓稻杆，一刀撸下五六
撮，顺着秧路子一排排地割。割
下的稻往左靠在没割的稻上，
一路靠着割过去，直到左手拢

不下了，就用镰刀勾着放在草绳上，放个两三次再捆扎
好，再将稻捆立起来，放在太阳下晒得绵软金黄，就可以
往稻场上担了。

担稻捆最是辛苦，所有的稻捆都是经过田头泥泞
路，再肩膀挑运到谷场上。父母的肩头磨破了皮，磨出了
老茧，也慢慢磨出了生活的坚韧。父亲光着膀子，走路大
步流星，饿了回家吃个饭团子，嚼两个生辣椒，渴了喝瓢
井水歇个凉，又风风火火地出门。母亲的脸晒得黑红，汗
水从未干过，在干活的间隙回来给妹妹喂奶；有时也会
让我将妹妹送到地头，母亲坐在田埂上摘下草帽，一会
给怀里的妹妹扇风，一会给我扇风。

一田一田的稻子割下来，再一担一担地挑到稻场
上，如果老天作美，可以一鼓作气将稻子割完、担完、打
完；如果老天不作美，稻捆就得一直堆在场上，若遇久雨
不晴，更是揪心，眼睁睁地看着稻谷从受潮到生芽。所以
收割季，大人是不舍得睡觉的。

半夜，小孩子也会在睡梦中被喊醒，一个个睁着惺
忪的睡眼，跟着大人去摊场，爬到稻捆堆上，用铁叉把潮
热的稻捆叉下来，在场上抖开，把稻头朝上摊均匀。

摊好场，父亲赶着牛拖着石磙，一圈圈地在稻草上
碾压。母亲睡在草堆旁边，中途翻场时，起来跟父亲一起
翻。一场稻打下来，要轧三遍，翻三遍，等到第三遍的稻
草叉走，已到了翌日上午。卸下石磙让牛休息，父母亲合
力将稻谷草末收拢，趁风扬场。

父亲握着木掀，把谷子一掀掀铲起再抛向空中，风
把草末吹走，谷粒落在稻场上。父亲的木掀，见证了每一
粒稻谷的激扬与沉淀。

傍晚时分，金黄的谷子堆在稻场上，像座金字塔。大
人吩咐小孩子把吃饱新稻草的牛牵回家，路上顺便让牛
喝些水，来时再带些青灰，好给谷堆上撒花纹做记号。

虽有防盗标记，夜晚还是要看场的。父亲在草堆头
前搭一个窝棚，夜晚睡在棚下看场，被褥就不会被夜露
打湿。这窝棚对小孩来说，简直就是乐园。

好多家的稻场连在一块，小孩们吃过晚饭都聚在稻
场上，在各家的窝棚里躲迷藏、爬“山洞”，在厚厚的稻草
上扎跟头，在草堆边竖一溜“蜻蜓”，看谁竖得久。爬到草
堆顶上一起往下溜，围着草堆追逐疯跑。

月亮升起来了，露水也下来了，夜有了凉意。闻着稻
谷的清香，娃娃们一个个玩得蓬头垢面，满身草屑。渐渐
困倦袭来，该回家了。我摸摸弄散的头发，发现辫子上那
朵塑料花只剩下花蒂，花瓣不知去向。那是一朵粉红色
的月季花，花朵逼真耐看，戴在头上像真的一样。母亲去
大姨家代销点买的，如今只剩一
个梗子了，我捏着那梗子，披散着
头发，一路抽抽嗒嗒地回家。

走到圩沟边，听到四娘娘家
的三哥在使牛了。石磙咿呀咿呀
地唱，伴着石磙唱的还有三哥的
流行歌曲；《十五的月亮》洇在圩
沟的水面上，滟滟地荡过来……

四季中，最为忙碌的，恐怕算春秋二季
了。如果春天忙于出发前的整装待发，忙于
生长发芽，忙于竞相开花……那么秋天则忙
于归来后的颗粒归仓，忙于采摘瓜果，忙于
收拾东西……忙得不亦乐乎，所以不要跟秋
天说话。

黄澄澄的一片玉米地，仿佛秋阳镀了金
的小森林，抑或聚集在广场上聆听秋天演讲
的大部队，听到精彩处，个个举起圆滚滚的
粗胳膊，就这么举着吧，不要放下来，可那
一只只箩筐不答应，它们好不容易等来秋收
的盛宴，就像那蛇岛上半年才吃一次的饥饿
的蛇，等待飞鸟的来临。基于此，农人们便
把停栖在玉米秸杆上的飞鸟，一个个捉住，
纷纷喂向那箩筐的大嘴巴，弄得箩筐应接不
暇，所以，不要跟箩筐说话。
顺风十里飘来果园香。可现在我不想说

怀远的石榴，砀山的梨，烟台的苹果，新疆
的枣……现在我只想说说近在身旁的江山
村的大合柿。江山村位于家乡舒城西南山区
庐镇乡，和桐城市接壤，境内资源非常丰
富，但最负盛名的是“江山大合柿”。虽然柿
子随处可见，寻常得无人问津，但江山村的
大合柿却是柿子中的骄傲，绵柔稠蜜，香甜
可口，与众不同。秋天里，那漫山遍野的大
合柿，宛如一个个火红的小灯笼，呈现出一
派喜人的画面，在蔚蓝的天空下，柿子树不
仅装扮了大地美丽的秋色，点亮了山村秋日
的暖意，还为乡村振兴拓展了一条致富之
路。眼下正是大合柿硕果累累的季节。一进
村口，映入眼帘的便是村民们晾晒大合柿的
景象，他们正为制作柿饼而忙碌着。所以，
不要跟江山村说话。
若问哪一种景致，最具秋的诗意况味，

无疑是那泓蜿蜒至今、纵横八荒的秋水了。
秋水从诗经中款款而来，蒙蒙地，荡漾着澹
澹的轻烟。而又那般浸透澄澈，仿佛伊人那
水汪汪的眸子，明亮闪烁，藏不住的心事，
一眼就被秋水望穿：远方的人啊，秋水与长
天已共一色了，你的情思是否和我发自一
心？然而，静影沉璧的秋水，始终不动声色，
保守秘密，矜持着自己的矜持。所以，不要
跟秋水说话，不要打扰它如诗如梦的静谧与
安澜。
大雁在天空写着什么字，抒着什么情？

时而排成一字形，时而排成人字形。它们大
约一共有十三只，其中一只飞得好慢，许是
受伤了，掉队了，可是天快要黑了，这可怎
么办呀！幸亏那领头雁儿是个好领导，它看
见大地上那片芦苇荡了，就像我们在高速公
路上看见服务区。它高兴得伸长脖子，稍稍

收拢翅翼，发出嘎嘎的信号声，随后的雁子
们白莲花般徐徐飘落下来。寂寞的芦苇列队
欢迎远方的客人，善良的湖水为它们提供了
一条龙服务，让清冷的沙洲有了一夜温情。

天生万物皆不易啊！候鸟生涯，从北向
南，从南往北，此岸彼岸，谁是故乡，谁是异
乡。仿佛它们真正的家乡就长在翅膀上，须
得在西伯利亚冰雪来临之前，抵达那个生存
的地方。所以，不要跟大雁说话，风一程雨
一程的，它们还要匆匆赶路程。

秋深了。我的房屋还没有蟋蟀建造得
快，我的孤独又不肯离开我，我有什么资格
跟秋天说话呢，一任“相逢不语，一朵芙蓉
著秋雨。”秋雨温婉缠绵，呢喃多情，一会儿
芭蕉，一会儿梧桐，一会儿西窗……牵牵挂
挂，点点滴滴，一直闹到天明。所以，多穿两
件衣裳吧，也不要跟秋雨说话。

在秋 天 ，只
有秋天自己有话
语权，是主角，我
们不过是看客，
默默记录着秋天
的收获和喜悦，
仅此而已。

不 要 跟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说 话
乔金敏

秋
天
的
谷
场

周
德
梅

一 夜 寒 风 又 近 冬
管淑平

树冠上还挂着
几枚红艳艳的灯笼
扎眼醒目
馋嘴的孩子们
围在树下鼓噪

却又奈何不得
大爷说 都散了吧
那几颗柿子
我留给鸟 汤青/摄 流冰/诗

喜 鹊 窝
刘 平

明 月 繁 星
季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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